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一
期

0
0
0

面向歷史複雜性
的轉型正義： 
中東歐經驗給 
臺灣的啟示
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80年代東歐與蘇聯推翻共產黨專政
的民主化浪潮，被當時的臺灣媒體稱為「蘇

東波」。這股潮流對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也造

成巨大影響：從解除戒嚴（1980）、野百
合學運（1990）、廢除刑法 100條確保言
論自由（1991）、以迄於第一次民選總統
（1990）。如果我們把上個世紀末臺灣民
主化的歷程放在世界史架構來看，我們不

僅跟這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當

時的臺灣也熱烈分享了所謂的 “the Spirit of 
1989”，也就是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東
歐共產集團相繼解體，讓世人對人類世界往

民主自由方向更往前邁進一大步懷抱著樂觀

的展望。對臺灣而言，相對於天安門大屠殺

帶給中國民主運動巨大挫敗、終至今日陷入

中國國族主義與天朝主義內向性思考的惡性

循環難以善了，這股認定自由民主之路才是

臺灣生存發展之道的思潮，經過四分之一世

紀的磨礪考驗，的確成為臺灣在 01世紀選
擇努力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基調與底蘊。

日 裔 美 籍 學 者 法 蘭 西 斯 ‧ 福 山

（Francis Fukuyama）曾在 1989年針對當時
的世界情勢發表過一篇著名的論文〈歷史

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註1），他在文中大膽

預測，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

化演進的終點，也是人類政治體制的最終形

式。然而，當時讓福山感到可以樂觀前瞻的

直線發展願景，若從這些受「蘇東波」鼓

舞而積極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包括臺

   本文原為 0010 年 8月 00日於李登輝基金會舉辦之「人民

直選總統暨臺灣民主發展二十週年研討會」發表之會議論

文，原文名稱為：〈面向歷史複雜性的轉型正義〉。經修

改後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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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在 1989年之後所走過的路徑來看，真
正的歷史實況卻是，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

歲月裡，大家（包括臺灣）都跌跌撞撞走了

不少崎嶇蜿蜒的民主之路，而且至今還不斷

在調整方向、修正腳步中。（註0）雖然這些

崎嶇的路程並沒有讓當時努力追求民主轉

型的國家重回專制集權之路，但卻讓大家深

刻體認到，由威權政治轉向民主法治並非一

蹴可幾，也不是僅靠熱情可致；而且，更重

要的是，歷史，並不如福山當年所想像的那

樣，有著一個明確筆直的發展軌跡可以事前

來作預測。

中東歐過去累積的轉型正義經驗清楚

顯示出，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過去就像一

個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之後會讓人深深看

到的是：歷史的真相，是相當複雜的；用

黑白二分法來看歷史，最終常常落入自陷

困境而無解。這樣的經驗應該可以提醒我

們，如果我們要思考臺灣的轉型正義如何

可以做得更穩健，就應該先調整好面對過

往歷史的心態。因為轉正義不僅要處理無辜

受害者人權受損的問題，有些部分也牽涉

到比較複雜的人性問題，一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所說，威權體制引發出
人性之「惡」的問題。（註0） 
因此，本文的討論重點將以「認知歷史

的複雜性」為出發點，透過中東歐及德國的

經驗，來看臺灣在推動轉型正義時，該做好

什麼樣的心理準備，以跳脫過去中國官史一

味從統治者的角度談論「忠奸賢佞」的黑白

二分思維、或是國族主義傾向採取的「我

者」／「他者」之分，而能改從普世人權的

角度重新看待過往的歷史？並能以多元寬

容面對歷史真相的心，來撫平歷史傷痕，以

追求和解與社會的良善為轉型正義真正的

目標與願景。

歷史的複雜性

我們常說臺灣的歷史很複雜，但這應該

是一種迷思。因為當我們這樣說時，對照組

的國家常是英國、法國、日本、美國⋯⋯這

些在近代世界政治發展軌跡上，可以尋繹出

有很強烈主流力量在引領政局發展的「大

國」或「強國」。如果我們願意好好了解世

界上小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小國的歷史

很少能「不複雜」。跟臺灣一樣複雜、或比

臺灣更複雜的小國歷史，在世界史上比比皆

是。

就以捷克的二十世紀史為例，第一次世

界大戰之前，他們是被奧匈帝國所統治；

一戰至二戰戰間期（1918-1908），則與斯
洛伐克（Slovakia）合組民主共和國；1909-
1900年間淪為德國納粹政權的傀儡保護國
（Reichs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並與斯洛伐克分離；1900-1908年間重新
返回民主政體，再度與斯洛伐克合併；

1900-1900年代受俄共控制的捷克共產黨統
治，改名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

國」；1908年「布拉格之春」，但最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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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蘇聯軍事鎮壓；1900年代至 1989年逐步
展開與共產政權抗爭時期，直至 1989年透
過所謂「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
推翻共產黨政權，重獲民主自由。1990年
元旦平靜地與斯洛伐克分道揚鑣（Velvet 
Divorce），各自成為獨立的民主共和國，
並加入聯合國。政治體制更迭如此頻繁，一

般常人如何因應專制與民主政治不斷交替

時勢必會產生的種種變動狀況以求安身立

命，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問

題。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來看。最近剛過世

的著名匈牙利小說家彼得‧艾斯特哈茲

（Péter Esterházy, 1900-0010）家族原是匈牙
利最古老、最有財勢的貴族家庭之一，他的

祖父曾在一戰末期（1910-1918）出任匈牙
利總理，但是到了 1908 年共產黨上臺後，
家族所有財產都被共產黨沒收，全家也被流

放，直到 1900年才准重回布達佩斯。因此
他從一生下來，過的就是家道中落後的普通

平民生活。0000年，他將自己的家族史以
小說體裁書寫出版，名為《天堂的和諧》

（Harmonia Caelestis），書中的內容也敘
述了他自己的父親在共產黨統治下如何被

削除了爵位，成為一名瓜農的受難史。然

而，隨著民主化後的匈牙利政府將秘密警察

檔案資料解密，就在《天堂的和諧》快要出

版前幾個月，他卻得知，父親固然曾經遭到

共產黨整肅，但父親也是長期為匈牙利共產

黨服務的線民，而且對不少親朋好友都告過

密。這個真相的揭露，讓艾斯特哈茲非常震

驚，也促使他在 0000年出版另一本小說：
《修訂版本》（Javított kiadás, 英譯 Revised 
Edition）。在這本小說裡，他探討了父親在
共產黨執政時期，個人尊嚴如何被碾碎，終

而選擇屈服在匈牙利共產黨的意志之下，出

賣自己的親朋好友。（註0） 
這樣的故事在納粹時期、或是冷戰期

間共產黨統治下的中東歐屢見不鮮。另一

個著名的例子亦可見於東歐民主轉型後，

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華勒沙（Lech Wałęsa, 
1943- ）身上。中東歐國家在共產黨統治時
期，有不少人既是威權政治的受害者、但

同時也參與加害他人的行徑，如波蘭團結

工聯領袖華勒沙既領導團結工聯抵抗共產

黨、同時卻又身兼收受共產黨好處的線民，

甚至日後被團結工聯夥伴告上法庭。面對

這種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共業」

（diffused guilt），（註0）即便在波蘭實施

「除垢法」後，華勒沙還是有辦法隱匿相

關資料，順利通過檢查；而且在 0008年，
波蘭「國家記憶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出版了兩位歷史學者合著的
專書討論華勒沙曾是共產黨線民的問題，

（註0）但仍無法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承

認自己過去的確做了不該做的事。直至今

（0010）年 0月波蘭「國家記憶局」再度
公布華勒沙在 1900年代曾為波共線民的資
料，而讓這個一再引發高度爭議的議題重新

又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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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中東歐轉型正義

真正艱難的部分，不是在於如何為有重大犯

行的加害者定罪，而是在於如何處理有些加

害者（或共犯）同時也是受害者的「共業」

問題。這個狀況也是何以當年波蘭的除垢法

遲遲無法上路的主因之一。因為波蘭一直無

法找齊 01位有意願的法官負責審理具有高
度道德爭議性與政治敏感度的除垢問題，一

直要到 1999年才有辦法讓除垢法正式施行
上路。（註8） 
跟中東歐前共產國家來比較，臺灣的情

況呢？我們是否能在他們的歷史經驗反襯

下，好好釐清臺灣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性

質究竟為何？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關係

有多少可能的種類？是比中東歐單純許多，

可以清楚將加害者與受害者區分出來？還

是有些人的部分也許有可能牽涉到千絲萬

縷糾結在一起的複雜關係？這些是我們在

處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問題時，應該

更細膩、更審慎先進行了解的。

如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對之下的狀況

比較單純，或是本質上的確單純許多，那我

們就該有信心好好推動臺灣的轉型正義上

路。如果發現有一些案例可能類似於中東歐

這種「共業」的現象，那臺灣社會就須好好

思考，需要提出什麼樣具有道德高度的思

維與足夠文明的司法定奪判準，來處理這些

複雜異常的人性問題。從民主深化的角度來

看，尤其重要的是，面對這種「共業」的案

例，應該探討的方向，不是被誤導去說「天

下烏鴉一般黑」；而是更應由此深深地看

到，威權「體制」如何徹底將人工具化、物

化，以至於人的心靈被推往「去人性化」的

方向走去，最終淪落到寧可漠視親情、友

情、愛情，一心只想「自保」。

此外，從中東歐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來

看，也清楚顯示出，轉型正義應從許多不同

層面加以推動，在追求司法正義與歷史真相

的同時，也應該同時推動歷史傷痕的撫平與

社會的和解。千萬不要單方面認為，只要推

動特定的措施上路，就可以讓轉型正義畢其

功於一役。

中東歐新興的民主國家在脫離共產黨

統治後，在 1990年代紛紛透過制定「除垢
法」（lustration law）（註9）與開放秘密警

察檔案來推動他們的轉型正義。這兩個互為

表裡的做法是當時中東歐新聞媒體不斷談

論的話題，也是臺灣社會對中東歐轉型正義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以捷克為例，除垢法的

施行，原來是作為共產黨體制轉換到民主體

制一個過渡時期的措施，希望透過去除過去

的加害者與專制體制共犯在公部門服務的

機會，讓公部門的運作上軌道。原先設定的

實施時間只有五年，但後來，卻延長到十

年，甚至最後被視民主化深淺最重要的指

標。（註10）然而，大家常忽略的是，除垢法

（lustration law）與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帶來
的負面副作用也不容小覷。（註11）只有進行

政治清查，並不是就可以順利自然導向民主

自由。（註10）對只是從事政治清查來進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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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正義的疑慮，吳乃德教授也曾表示過類似

的意見。（註10） 
提出這些史實，並不是在論斷，在轉型

正義的過程中，究竟哪些措施可以做、或哪

些不該做，畢竟這些都需要交由公民社會共

同來決定。但是希望提醒，「真相」與「和

解」雖然常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名稱

被廣泛使用，而容易讓大家產生錯覺，以為

這原本就是互相依存而生的概念。實際上的

歷史經驗是，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真相」

與「和解」並不容易同時並進，這其中需要

更多的配套措施來使兩個目標可以靠攏在

一起，而不是越行越遠。 
以德國進行的第二次轉型正義經驗

為例，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 University）第一位以選舉方式
產生出來的校長 Heinrich Fink教授（1900- 
） 因為在 1990年時可供比對的秘密警察檔
案資料不多，順利通過了「除垢」檢查，

當上校長。然而，1991年 11月，當時秘
密警察檔案館聯邦特任官高克（Joachim 
Gauck）依據 Fink在 1980年獲得東德國安
部金牌獎勵的證據，公布 Fink具有線民身
份。Fink因此在 1990年 1月被洪堡大學無
限期解聘。事發之後，Fink遂加入東德共
產黨轉型後成立的政黨 PDS，將自己塑造
為被聯邦德國迫害的受難者，開始號召德東

地區的人團結起來對抗聯邦德國。（註10）  
以上的事例都清楚顯示出，轉型正義的

確不是一件簡單而且可以憑藉做出特定的

措施就可順利完成的工作。畢竟揭露真相，

在某些層面上雖有助於和解；（註10）但有些

時候，因為舊傷讓人重回往日受傷的情境，

未必能促成和解。（註10）如何在進行司法平

復的過程中構築完善的配套措施，幫助社會

和解，是很重要的工作。（註10） 

中東歐轉型正義 00年後的歷
史省思

英國政治學者 Roman David在 0010年
曾對歷經轉型正義後的捷克做過全國性調

查，他指出，儘管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00-0011）總統當年曾呼籲，捷克在從
事轉型正義時，應以更寬容的道德高度來

執行，但面對前捷克共產黨對自己過去所

作所為毫無道歉和解之意，捷克公民社會

為了對抗前共產黨的頑固態度，在執行

轉型正義過程中，還是留下一些讓人感到

遺憾之處。根據 David的分析，除了哈爾
維總統外，其他的政界意見領袖很少把

「和解」當作轉型正義應該同時看重的價

值來追求，（註18）如果當時能多注意以下

三個問題，捷克的轉型正義應該可以比較

沒有缺憾：（1）沒有積極跟民眾溝通、
宣導，「和解」是轉型正義追求的珍貴價

值（the inability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as a worthy objective）；（0）
缺乏促成社會和解的配套措施（the absence 
of a reconciliation program）；（0）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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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是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清理東德共黨極權統治遺緒）。

從用詞上可以清楚看出，第一次轉型正

義面對的，不僅是納粹的過往，而且更包

括導致德國走向納粹獨裁的整個「歷史過

往」。換言之，那是透過對整個德意志歷

史文化的全面性檢討，痛定思痛找出何以

德國會讓國族主義的狹隘激情走向視「他

者」為非除之而後快的瘋狂屠殺行徑？用當

代德國重量級的歷史學者溫可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的話來說，經過希特勒慘
無人道的極權統治後，過去普魯士王室御用

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090-1880）
提倡歷史研究應該考察「實情究竟是如

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
的見解已不足用；當代史學研究更該有勇氣

去探問：「為什麼事情可以被操弄到這種地

步？」（“Warum es eigentlich so gekommen 
ist?”）；（註01）或者如另一位歷史學者

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 所說：「因為這
場災難，德國才真正學會如何落實民主；因

為這場災難，德國才學會如何融入歐洲國際

社會；因為這場災難，德國人被迫重新定義

自己。」（註00）對聯邦德國而言，處理納粹

政權的轉型正義工作，不只牽涉到對戰犯的

審判、民主體制的轉型，而且也牽涉到整個

社會文化體質的積極改造、以及社會價值觀

的重新建立。

第二次的轉型正義則是民主化根基已經

相當穩固的聯邦德國處理前東德共產黨專

上可以促進和解的既有條件 /資源有限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existing measures to 
contribute to reconciliation）。（註19）這三個

面向清楚顯示出，只是一味追求對過去不公

不義的「平反」，忽略了在清理傷口時，

也應同時追求撫平歷史傷痕。誠如 Roman 
David 所言，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可以透過
責罰與除垢法，就把共產黨與秘密警察線

民變成民主政治的擁護者（It seems naïve to 
expect that punishment and lustration would 
turn communists and secret service informers 
into democrats）。（註00） 

德國轉型正義在行政與司法部
門之外所做的努力

透過公共參與來促進轉型正義工程可以

推動得更加順暢，而不是讓轉型正義侷限在

政府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的工作，聯邦德國

的經驗相當值得參考。畢竟沒有一個國家

像德國那樣，在二次戰後短短 00年內，需
要進行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第一

次是針對納粹大屠殺，在時間上從二次戰後

開始，但到了艾德諾上臺後形同被擱置，直

至 1900、1900年代才又重新上路。第二次
是隨著柏林圍牆倒塌、兩德民主統一，而針

對前東德共產政權的黨產與侵犯人權問題

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這兩次轉型正義，

在德文裡是用不同的詞語來表述，第一次是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超克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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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著受難者生命簡史與受難事蹟的 10公分
見方黃銅小牌鋪設在納粹受難者故宅門前

的馬路上，讓行經的人都能看到過去發生的

歷史悲劇，也讓歷史記憶成為大家在日常生

活裡可以不斷重溫的記憶。根據統計，截

至 0010年 0月，已經有超過 00,000片「紀
念石」鋪設在歐洲 18 個國家，紀念的受難
者包括猶太人、辛提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者教派信
徒、黑人、與其他許多起來反抗希特勒的

人。（註00）這完全是公民社會自發性的行

動，並沒有仰賴政府公部門的介入。

此外，德國學術界也透過大規模的調

查，了解不同世代面對歷史傷痕在認知上變

遷的情況。這種結合心理療癒的學術研究調

查，積極促使加害者對自身的處境有深刻的

了解，進而願意積極認知歷史真相，並參與

歷史和解的工作。

在這方面，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研究是

兩德民主統一後，由社會心理學家 Harald 
Welzer的研究團隊針對德國的家庭如何面
對納粹過往所做的調查。這個研究調查結

果於 0000年出版成專書：《爺爺不是納
粹：德國家庭記憶裡的納粹歷史與大屠殺》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註
00）這個研究團隊在 1990至 0000年間訪談
了 00個家庭（00個來自過去的西德，10個
來自過去的東德），共包含對 100位成員
（分屬祖、父、孫三代）單獨進行訪談。

制統治遺緒的問題。除了東德共產黨的黨產

外，對前東德民眾而言，他們最在意的是前

東德國安部（Stasi）的秘密警察檔案。因此
如何在聯邦德國民主法治的架構下，妥善處

理檔案開放問題，是這一次轉型正義最引人

矚目的問題。

這兩次不同的轉型正義歷程，很重要的

共通點在於，非常重視民眾「知」的權利，

不僅以紮實、有普世價值關懷的學術研究作

民主深化普及教育的支撐，而且也廣泛透過

公共對談、普設紀念碑與紀念園區，來讓轉

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成為具有公共

化意義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當初擘畫制定「猶太

人 最 後 解 決 方 案 」（Endlösung, “Final 
Solution”）的「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
（Gedenkstätte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自 1990年起，在基督新教「為贖罪而行
動和平志工服務」（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 簡 稱 ASF. 英 譯：Action 
Reconciliation Service for Peace）贊助下，
讓猶太受難者後代到該園區擔任導覽志工，

不僅讓他們以受害者後代的身份對國際個

參訪團體進行納粹時期歷史的解說，同時也

讓他們在此廣泛閱讀各種與加害者相關的

資料，並與德國各領域的人就各種與納粹歷

史相關的議題廣泛對談。（註00） 
此外，自 1990 年起，科隆藝術家

Gunter Demnig發起在全歐鋪設「紀念石」
（Stolpersteine）的紀念藝術行動。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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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上，0010年 10月，
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 繼續追蹤戰
火下第四代（親身經歷者的曾孫輩）面對納

粹歷史的態度，發現有了相當大的轉變。

（註09）根據這個調查，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

過往的認知，親情的糾結要到第四代（曾孫

輩）才會鬆開。因為曾孫輩跟親涉歷史事件

的曾祖父母輩通常沒有直接接觸的印象，因

此「這件事多少與我直接相關」的顧忌淡薄

許多。他們絕大部份願意相信自己的先人曾

經涉入納粹共犯的行為，但不會覺得承認這

件事會有「背叛」自己的家庭的疑慮。這個

研究清楚顯示出，如果有好好進行轉型正

義，像納粹大屠殺這種歷史悲劇大概仍須

三、四個世代才能走出歷史陰影的干擾。

從 1980 年代中葉起，精神科醫師
Hartmut Radebold（1900-）也開始注意到，
1908至 1900年間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在
進入中老年後有不少人患有「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PTSD）。（註00）這群被他稱

為「戰火下的孩子輩」（Kriegskinder,“war 
children”）的患者很容易因為創傷後的記
憶經常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自覺

地湧現在日常生活中，結果造成負面情緒

不時會無緣無故侵入患者正常的生活。

0000年，Radebold醫師與歷史學者羅伊雷
克（Jürgen Reulecke）合組「二戰與童年」
（weltkrieg0kindheit）跨領域研究團隊，對
二戰時期的德國兒童進行有系統的深入研

究。透過這個團隊研究的結果，他們發現，

Welzer教授跟他的研究團隊想要了解，在
學校課堂之外，一般普通德國百姓（不具有

極端政治傾向）在家人彼此之間的日常生活

談話裡，如何談論納粹過往？長輩（父母輩

與祖父母輩）如何跟孩子與孫子輩談他們在

納粹時代的所作所為？戰後才入學的孩子

與孫子輩又如何回應學校所教的歷史？（註

00）  
《爺爺不是納粹》這個計畫的研究結果

可以從以下四點看出最值得注意之處：第

一，家裡長輩對兒孫所講的記憶很容易受到

與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或電影裡的故事

情節影響，經常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

變。第二，長輩的講述是有選擇性的。大多

數的人不是將自己描述為「受害者」、不然

就是英雄。但是很少人會去講述自己何以甘

於屈從在邪惡體制之下。第三，在長輩講述

自己親身經歷時，經常在不知不覺中就把納

粹時代的意識形態繼續傳給下一代。第四，

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的歷史時，講述

的長輩通常不會意識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

對集中營的大屠殺歷史，通常會用「我們當

時並不知情」來帶過。（註00） 
根據這個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

「戰火下的第三代」（即孫子輩）雖然都認

知到整個納粹政權影響下的德國是一個龐

大的共犯結構，但是究竟誰是這個共犯結

構一員，評估的底線卻是，要看在哪個範

圍內，自己的親人不算是涉入的共犯。（註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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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孫不想正視過去，過去並不會因此就

消失。反之，不管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

言，壓抑的心靈創傷所造成的「後果」是

有跨世代感染給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可能。畢竟孩子很容易受到
父母親焦慮的情緒、或突然其來爆發的負面

情緒影響。（註00） 
在拉德博醫師研究的基礎上，科隆的

新聞記者 Sabine Bode接著繼續追蹤「戰
火下的孩子輩」長大成人組成家庭後，被

他們教養長大的孩子—也就是她研究

1900至 1900年間在戰後西德「經濟奇蹟」
（Wirtschaftswunder）裡成長起來的那一
代「戰火下的孫子輩」（Kriegsenkel, “war 
grandchildren”）—會遭遇哪些問題。Bode 
在 0009年出版了《戰火下的孫子輩。被遺
忘世代承受的重擔》（Kriegsenkel. Die Erben 
der vergessenen Generation），（註00）她在書

裡提到，「戰火下的孫子輩」生長的大環境

因為經濟富裕了起來，許多家庭問題或父母

親長期情緒不穩定的問題反而因此被視而

不見。小孩應從家庭與父母處獲得安全感的

問題，也因此被嚴重忽略了。（註00） 
這些結合精神醫學與歷史學的跨世代心

理研究，對曾經進行過轉型正義的國家而

言，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這些研究成果

不僅可以幫助社會去了解「加害者」與「受

害者」的處境，並且透過醫學上的診治並不

分「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諮商與治療，

為整個社會心靈康復尋求另一種值得採納

二戰期間，德國約有六成的兒童與青少年在

生活上受到戰爭影響。受到影響的兒童與青

少年平均有三至四次逃難、被驅逐、空襲、

受飢寒、被暴力脅迫、甚至被強暴的經驗。

（註01） 
0010 年拉德博醫師出版了一本書

《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

克 陳 年 心 裡 舊 傷 》（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 t:  Al 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註00）這本書探討了「戰火

下的孩子輩」面對納粹父親時，糾結的心理

問題。根據他的估算，全德國「戰火下的孩

子世代」大約有 0%至 0%自二戰結束後，
就一直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困擾。00% 
至 00%則隨著年齡漸長，病情轉趨嚴重；
另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雖有病情，但因社會

或家庭支援足夠，並不影響正常的生活。

（註00） 
拉德博醫師指出，有些向他求診的病患

明知自己的父親在納粹時代確實做了很多

傷天害理的事，但仍拒絕承認事實，繼續

以高度理想化的心態維持自己心中父親的

美好形象。（註00）面對病患抗拒對現實產生

真實感，作為心理醫師，他會選擇要病患清

楚地面對歷史真相；也鼓勵他們將自己實際

的遭遇寫下來，將自己腦海裡的記憶與各種

書信、日記、以及照片結合起來，透過公開

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進行深

入的對話。因為，開啟這種有建設性的對話

過程，效果跟心理治療一樣好。因為加害者



專

　

題

0
0
0

轉
型
正
義
與
歷
史
研
究

查與司法的平反是其中一環，但是與之同時

並進的，應該透過文學、藝術、宗教、學

術⋯..許許多多相關領域的共同參與，既有
「正義」的介入，但有能從心靈層面好好處

理「人心是肉做的」這些情感 / 情緒面的問
題。

此外，我們也應注意，轉型正義本質上

是體制的翻轉，由威權政治轉向可以正常運

作的民主、人權、法治。如果希望民主政治

能夠健全發展，就需要好好關注我們的國民

教育內容，是否真的有做到以民主、法治與

人權作為核心內容，而不再是任由過去威權

時代的教育內容與做法繼續宰制我們第一

線的教育現場。

過去的臺灣習慣於一種簡化的、受中國

「官史」論述傳統影響的黑白二分法歷史思

維。談到過去，總是要先分好人、壞人；再

加上受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國族思想影

響，更喜歡區分「我者」與「他者」。對

「我者」十分寬容，對「他者」極為嚴苛。

但是進入民主多元時代，我們如果真的要

打造追求和解、可以互相信任的社會，培養

重視「人權價值」與「寬容異己」的多元精

神，才是公民社會真正可以成功的基礎。人

類的歷史其實從來就不曾「簡單」過，就像

人性的幽微從來就不是黑白兩個顏色可以

盡括那樣。只有當我們懂得將轉型正義的過

程視為社會自我啟蒙、自我提升的過程，願

意以具有道德高度的視野來面對歷史的複

雜性，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過往才能提供

的有效療癒途徑。就世界上曾經推動過轉型

正義國家所累積的經驗來看，德國從精神醫

學方面所下的努力、以及截至目前所累積的

經驗，都非常值得注意。

結語

跟中東歐其他鄰國相較之下，德國的轉

型正義有兩個很不一樣的特色。一是因為在

納粹時期德國是以國家整體的力量作為「加

害者」，因此，如何透過各種管道追求和

解、進行歷史傷痕療癒，他們累積了相當多

的經驗。相對於中東歐其他國家在推動轉型

正義四分之一世紀後，普遍感到「和解」不

足的問題，德國透過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

各種宗教團體多管齊下所進行的歷史和解

工作，值得注意。

第二點是民主的深化。不管是教科書、

公民民主教育的推廣、還是紀念園區所提供

的各式各樣參考資訊與討論活動，德國竭力

透過良好的教育，深化每一個年輕世代對公

民社會與民主人權的認知。對於過去的轉型

正義沒有處理周全的地方，他們也透過持續

的追蹤調查，不斷找出尚未處理好的地方，

繼續加以處理。

歷史如果是複雜的，解決複雜的問題就

不能只用單一藥方，而需多管齊下。「轉型

正義」如果要成功，而且能夠真正達到撫平

歷史傷痕、促成社會和解的地步，應該從各

種管道、各種不同的層面來推動。真相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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